
A36 文匯副刊名人薈 ■責任編輯：賈選凝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15年5月29日（星期五）

從台灣到香港，這一條路是人生之路、愛情之
路，也是文學之路。若將生活、寫作合一於

社會的視角中，廖書蘭演繹的是一個文化與自我
的二重探戈舞曲。她在寫作與文化思索的時光
中，扎根在了香港的本土生活裡，從而用手中的
筆寫下了城市的絮語、地域的靈動以及最鄉土的
在地原風景。

欣賞隨性而發的詩歌創作
曾獲亞洲華文作家文藝獎的廖書蘭，現擔任國
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的會長。寫作毫無疑問是她
人生旋律中的重要樂章。《放飛月亮》是她非常
成功的一本詩集，充滿女孩式的夢幻與純真。在
記者對廖書蘭進行專訪時，探討的話題不僅僅是
她的作品，在某個角度而言，更重要的，或許是
廖書蘭形成作品的動力、淵源和基礎。
廖書蘭對記者表示，寫作是自己自小開始接觸
的一種心靈語言敘述方式，也是與生俱來的一種
能力。當然，寫作的質量、層次、水準，乃是隨
着人的成長而不斷上升。但寫作作為一種興趣或
愛好，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往昔的生活經歷
和情感。
詩歌是廖書蘭寫作的一個重點。她的詩句，包

括廣受文壇好評的《放飛月亮》，乃是新體漢語
詩歌，其詩歌的文字韻律和強烈的節奏感能夠令
人對漢語文學產生一種儀式感的莊嚴崇拜。「寫
詩——尤其是寫作的過程，乃是一種情緒的宣洩
和需要。在我看來，寫詩之所以作為一種文學創
作形式經久不衰，乃是生命的需要，畢竟，每一
個人——包括寫作者在內，大家的情緒需要一種
出路，正是這種出路奠定了詩歌美感的內在心靈
基礎。」廖書蘭進一步解釋道，寫詩乃是在探索
和撫慰內心的世界，在詩歌的創作進程中，詩人
自己是否愛一個人、以何種方式愛，也許連她
（他）自己都不知道。當創作完成時，自己心中
這份朦朧的情感也就變得具體而清晰。
相較而言，散文的形式特質，則在廖書蘭的眼

中，顯得理性很多。「散文寫作，乃是春花秋月
的年輪」，這是廖書蘭的評價。對散文創作亦涉
入極深的廖書蘭認為，聽、看、想，書寫生命，
將感受加以記錄，便是散文一種的底色品味。她
特別告訴記者，若以粵語創作散文為例，在香港
的環境中，便能夠產生一種神似感。這種神似感
是什麼？是香港生活的複製與投射？抑或個人經
歷的回憶？廖書蘭認為，每個人品讀這類在
地化的散文，或許都有不同的感知。

文學經典乃研習寫作之工具書
廖書蘭近年來的創作多和香港有關，尤其
是與新界原居民的生活與文化有緊密關聯。
身為台灣人的香港作家，廖書蘭怎樣看自己
的故鄉，是記者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
「台灣是我成長的地方，對台灣，我一直
都有着濃厚的鄉情。」這是廖書蘭心目中的
台灣。她所感受的鄉情，不僅僅是對兒時與
成長生活的回憶，也是一種文學心靈上的追
根溯源式的梳理和認知。她告訴記者，主要
以中文進行寫作的自己，其漢語言的習得與
培養，很大程度上來自過往在台灣接受的中
文教育，這種教育不僅僅帶來了對漢語文字
的識別和運用，更將漢語文字作為一種審美
的生活形象植入自己的心中。故而，自己的
中文功底與台灣密不可分。即便是後來來到
了香港，初時不懂廣東話的廖書蘭，也是以
閱讀台灣報紙作為接受資訊的重要方式。
文學式的鄉情、鄉情一般的文學，使得廖

書蘭對漢語文學經典的功用有了深刻的認識。
「我自小喜歡看《紅樓夢》和《水滸傳》，並且
主動進行筆記，因而促進了我寫作生涯的成長，
所以我一直認為，對待中國傳統的文學經典，應
不僅僅視之為膜拜的雅作，更應當看成是可以為
自己寫作打基礎的工具書。」廖書蘭的此種意
識，所延伸出的不僅僅是對漢語文學的態度，更
是對漢語文化史的一種深度價值觀。

扎根香港的不變之情
《放飛月亮》是靈動的，而廖書蘭的散文集
《煙雨十八伴》則具有濃厚的香江風情。例如，
在《地圖人》一文中，她深入描繪了本港地圖收
藏者的心路感知與情感。香港成為了「日久他鄉
即故鄉」的安身立命之所在。「無論香港經歷怎
樣的變化，我都會堅持留在香港。」這是廖書蘭
的香港抉擇。「我的父輩經歷過戰亂時期的遷台
經歷，那是一種大時代下的小人物漂移、漂泊的
生活，而台灣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帶有很強
烈的思念大陸家鄉的情感色彩，所以我的人生也
一直有一種漂的感覺。在台灣人的眼中，我是大
陸人；而在大陸祖輩看來，我已是地道的台灣
人；但在香港人看來，我又是新界原居民的兒
媳。」廖書蘭對往事的回憶顯得很穎麗，因為在
她看來，自己隨夫來港，成為香港的一分子，生
活也慢慢變得越來越有扎根在地的認同。
日久他鄉即故鄉。廖書蘭向記者講述起SARS

疫情肆虐時的往事。她的丈夫在醫療機構工作，
疫情嚴重時，醫生們面臨着極大的感染風險，而
後來發生的一些事實也確實證明了這種風險的存
在和危急程度。因此，為了避免造成可能對家人
構成的生命健康影響，在那一個時期，香港的不
少醫生選擇住在酒店。但廖書蘭為了自己的丈夫
能夠以飽滿的鬥志全身心投入工作、能夠感受到
家庭的溫暖，在做足防護措施的情況下，她讓丈
夫每日如常回家，不離不棄，並給予全心全意的
照顧，那一刻，她感受到自己是一個地道的香港
人，是家庭和這座城市的一分子。
這便是廖書蘭扎根香港的不變之情。這種情感

業已反映在了她的文字之中。許多作品都能夠感
受到這種濃濃的香港彼岸的新鄉情。她說，寫作
會繼續，如同自己在香港的生活會繼續一樣，講
述一個台灣女孩的香港生活故事。

如今，廖書蘭的寫作甚至文化歷史
研究，多以新界、尤其是原居民的歷
史生活變遷為主軸，並以文學的視角
去詮釋和注解原居民在香港歷史中的
意義和作用。
「原居民淳樸、老實，這些是中國

農民傳統固有的善良品質，而且他們
為香港這座城市的發展作出了相當大
的犧牲和貢獻。」面對記者對原居民
與香港歷史聯結關係的提問，廖書蘭
給出了這樣的答案。
每逢年度的春秋二祭，香港人多返

回廣東祭祖。但原居民的祖墓則就在
香港。她以萬宜水庫為例，指出：水
庫之下，便是過往原居民的村莊、祖
屋甚至祠堂，正是因為這些在原居民
心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土地被貢獻出
來，香港自上世紀的七十年代開始，
才告別了水荒歲月。而到了後來甚至

今日，本港新市鎮的開發與擴大、土
地供應的增加，其實都伴隨着原居民
對香港的付出。廖書蘭認為，這些都
是不能夠被忽略的香港發展史中的重
要環節。
不僅關注原居民與城市發展史的關

係，原居民歷史中的生活與文化，也
是香港社會與旅遊資源的重要組成部
分。「位於沙頭角的村落村屋，記錄
着當年孫中山反清革命的光輝歷史。
至今都能夠在這些房屋中找到相應的
歷史痕跡；從明代開始以來形成的建
築，更是留下了原居民根植新界的歷
史足跡；太平清醮更是從東漢流傳而
來的風俗，這些都是香港社會重要的
物質與非物質文化資源，」廖書蘭向
記者說道。情繫原居民的點點滴滴，
也成為了她自己的一項文學和文化的
使命。

華人寫作離不開中文，也離不開社
會的文化環境。身為藝術發展局文學
組的審批員，廖書蘭高度肯定香港目
前所執行的文學藝術發展資助體系。
她以「德政」一詞來形容官方、藝發
局以及整個香港社會對文學的扶持。
之所以對現行的文學資助方式和體制
抱持高度肯定的態度，廖書蘭表示，
其原因在於：目前以藝術發展局資助
的形式去幫助作家，並
以專業人士進行審核，
使得在支持一個作家
時，避免了潮流化、商業
化帶來的影響，從而令到
作家可以心無旁騖地專心
創作和思索，貢獻更多優
秀的作品。
中文寫作必定是以純熟

的中文運用為基礎。廖書蘭說，
就她本人的觀點而言，中文的文
學之作自古以來便有雅俗之分，

完全可以並存。而在香港目前兩文三
語的語言架構之下，青年人應該以更
加宏大的視野去看待和學習中文。
「我在英國時看到的新加坡青年人，
他們首先會用英文和你溝通；當知道
你會說中文時，他們便能夠輕鬆轉以
中文進行交流；而他們更進一步知道
你來自台灣時，新加坡青年人也會使
用閩南話。」基於這樣的經歷，廖書
蘭向記者表示，如若不能夠純熟掌握
中文，香港的未來一代人將很難

融入到大中華社會中，
競爭力的提昇也會受到
阻滯，因此她期待新一
代人能夠以更加積
極的態度熟練
運用兩文三
語。

身為台灣人的香港作家——這是本港作家廖書蘭對自己文學身份的定位。擔任藝

術發展局文學組審批員已歷15載，廖書蘭的文學舞步一直未停。台灣是廖書蘭的

故鄉，亦是其成長的所在，而香港則是她人生重要歲月的旅居之處，更是寫作高產

的地理場域。日久他鄉即故鄉。寫作人生數十載，香江歲月不了情。廖書蘭的文學

暢想，也隨着年輪的層遞而注入了更多深刻的文化、社會與未來思索。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圖：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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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語新一代努力學中文

情繫原居民的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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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飛月亮》盡顯

廖書蘭對文學的詩意

情懷。

■■來自台灣的本港作家廖書蘭博士來自台灣的本港作家廖書蘭博士。。

■《煙雨十八伴》，

講述廖書蘭心中的台

港兩地情。

■■廖書蘭表示廖書蘭表示，，自己的寫作人生自己的寫作人生，，
具有無窮的憧憬具有無窮的憧憬、、信心和熱愛信心和熱愛。。


